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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精神困境越发明显突出的背景状况下，生态文学变成了反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关

键载体。《雪山大地》把藏区生态变迁当作叙事核心要点，借助“生活流”书写重新构建自然的神圣性

质，探寻文化救赎的可行可能路径。作品以汉藏文化融合作为框架架构，依靠医疗、教育等现代性介入

举措，提出了“双向启蒙”的生态伦理方案办法。这样的叙事拓宽了边地文学的生态书写维度范畴，还

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文化启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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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spiritual dilemma, ecologi-
cal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key carrier for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
ture. The novel “The Great Snow Mountain” takes the ecological changes in Tibetan areas as the core 
narrative point, and uses the writing of “life flow” to reconstruct the sacred nature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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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feasible paths for cultural redemption. The work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Ti-
betan cultures as the framework architecture, relying on modern intervention measures such as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n ecological ethics plan of “two-way enlightenment”. This 
narrative broadens the ecological writing dimensions of border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cultural in-
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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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全球生态危机已然从单纯的环境问题逐渐演变成了

关乎文明存续的系统性挑战，引发了人类精神价值方面的危机。生态文学成为了人们反思生态困境、重

新构建伦理关系的关键载体，中国边地文学依靠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在生态书写这一领域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成果。杨志军所著的《雪山大地》在藏区生态以及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采用“生活流”叙事

方式来重新构建自然的神圣性，这种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生态文学的寓言化框架，以“牲畜存栏量统计”

“草场划分方案修改”等日常细节链编织现实肌理。叙事视角在汉藏人物间弹性切换，苗医生的西医诊

疗日志与角巴德吉的部落头人手记形成复调叙事，通过“暗红沙砾裸露”的视觉特写与“藏獒吠声渐远”

的听觉留白，构建多感官的生态危机体验场域，使“生活流”书写兼具纪录片的实证质感与诗学的隐喻

深度。 
探寻文化救赎的路径，为生态文学创作以及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给予了新的启示。吴义勤在《现实主

义的成规与新变》中指出，杨志军以“生活流”叙事突破传统生态文学的寓言化局限，将藏区生态变迁

嵌入集体化生产、草场划分等具体历史语境[1]。这种叙事革新表现为：用“暗红沙砾裸露”等细节实证

草原退化的真实性，同时以角巴德吉的身份转型解构现代性的线性进步逻辑。饶翔进一步提出，该书写

模式属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地方性叙事”——通过医疗介入(苗医生建医院)、教育融合(强巴学校

课程)等事件，既保留“病畜放归”等本土智慧，又以汉藏文化杂交展现现代化的多元可能[2]。 

2. 自然神圣性的消解：生态危机的文本呈现 

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雪山大地》中的草原生态面临着自然神圣性消解的危机。这种消解不仅

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人类与自然精神联结的断裂。然而，在危机之中，小说亦展现出对自然神圣性

的重构努力，以及藏民自然观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转型轨迹。 

2.1. 草原生态的“祛魅”过程 

在《雪山大地》的叙事描绘画卷中，草原生态的“祛魅”进程就像一场缓慢且惨痛的演变。早期沁多

草原被描绘成“草色好似湛蓝汪洋”，绵延的山脉与繁茂的牧草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绝美景致。小说以三

重意象系统隐喻生态退化的精神裂变：早期“草色湛蓝如汪洋”的饱和色调与十年后“暗红沙砾裸露”

的褪色描写形成色彩叙事，其饱和度递减暗合生态退化的时间轴线；藏獒从“通灵预警狼群”的神性存

在沦为“按咬合力标价”的商品，量化术语与生命记忆的语言对立，具象化现代性对自然灵性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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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丝网作为“现代秩序象征”却成为“斩断草原整体性的凶器”，其几何线条与草原自然曲线的视觉冲

突，隐喻技术理性对生态系统的割裂。 
集体化生产阶段成了草原生态恶化的转折点，为谋求短期经济指标增长，每户牧民的牛羊存栏量由

传统的 200 头急剧增长到 500 头，此类掠夺式养殖远远超出了草原承载范围，小说里多次出现“暗红沙

砾裸露”“枯草在寒风中瑟缩”的意象，显示出十年里植被覆盖率猛降 40%的残酷情形[3]。过度放牧带

来的连锁反应跟多米诺骨牌类似：土壤沙化引起保水能力下滑，水土流失加剧了草场的退化，草原的自

我修复机制逐步失去效力，越发讽刺的是，当牧民们试图借助铁丝网划分草场时，这种体现现代秩序的

工具，反倒成了斩断草原生态整体性的凶器，进一步加快了自然系统的崩溃步伐。 
藏獒形象的变迁，以微观层面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早期阶段里的梅朵黑、梅朵红不只是守

护畜群的卫士，还被赋予通灵的能力——它们会在狼群来袭前一晚发出预警。但在牲畜交易市场的热闹

喧嚣里，新一代藏獒沦为按价售卖的商品，人们采用“咬合力”“肩高体重”等量化指标去评估其价值。

小说里“温顺藏獒无人理睬，凶猛犬只价值猛涨”的描写，体现出功利主义怎样将神圣生命工具化了，

原本联系着人、畜、自然的精神纽带从此断裂。 

2.2. 藏民自然观的现代转型 

角巴德吉从部落头人过渡到公社主任的身份转变，成为分析藏民自然观现代转型的凭据，作为世袭

头衔的头人，他笃守“草原是神灵惠赠”的传统认知，采用季节性转场、管控牲畜数量等做法维持生态

平衡，将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日常的生产生活里[4]。但时代的潮流把他推向现代化浪潮的紧要关头，当

上级推行诸如“开垦草场种青稞”“扩大牲畜存栏”的政策时，传统生态智慧跟现代发展需求发生激烈

碰撞。 
“草场划分”事件明显体现出这种矛盾与挣扎，作为政策实施人，角巴德吉要把集体化生产指令落

实；身为守护草原者，他清楚过度开发的灾难性后果不可小觑，小说里他深夜反复对方案进行修改的场

景，与牧民围坐商谈的画面轮流显现，描绘出传统跟现代的剧烈博弈。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科学轮牧 
+ 传统智慧”的调和方式：既引入现代化草场管理办法，依旧保留转场的习俗；既加大生产效率，又切

实守住生态界限，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顺服，而是借助文化转译，把现代性工具理性跟传统生态智慧铸

造成新的认知体系，为边地生态保护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模式。 
周济慈在《雪域丰碑》中提出，雪山在小说中构成“生态崇高”的审美载体：其“超验主体”的拟人

化书写(如“用风雪惩罚贪心的人”)，将自然力量升华为伦理裁判[5]。当角巴德吉绕道雪豹栖息地时，雪

山的“崇高性”已从宗教神性转化为“生态敬畏”——这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中“自然作为共同体”

的理念形成呼应，通过“暗红沙砾”与“湛蓝汪洋”的景观对照，强化了生态危机的审美冲击力。 

3. 文化救赎的实践：从仪式到现代教育 

在自然神圣性遭遇消解的生态危机中，《雪山大地》通过多元文化实践展开救赎叙事。这种救赎既

非对传统的固守，也非对现代性的盲从，而是在现代技术的辩证吸收与汉藏文化的融合创新中，构建起

具有边地特质的生态救赎路径。 

3.1. 现代性介入的双向效应 

苗医生在沁多县筹建的医院，是现代医疗技术介入藏区医疗体系的标志，医院采用的西医诊疗手段

显著减少了传染病死亡人数，使藏民“靠天治病”的旧观念得以转变，牧民面对输液瓶“扑通一声跪下”

的那一幕，既显示了现代医疗的神奇能力，也说明藏民对技术怀着敬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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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存在的局限同样明显，在实施麻风病治疗期间，医院运用的隔离手段跟藏民“不抛弃、不

放弃”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冲突；抗生素的滥用致使出现耐药性问题，造成草原微生物生态的破坏，更关

键的一点是，现代医疗把疾病简单当作生理问题，忽视了藏民精神上的需求，当苗医生最终因极度劳累

染病去世，他的悲剧归宿暗示着单纯用技术实现救赎的困境——缺乏文化适配性的现代医疗，难以把边

地的健康问题完全解决掉。 
才让从聋哑孤儿进化成留美博士的蜕变，凸显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在边地教育中的实践意义，于

城市求学的经历让他获得现代知识体系，掌握科学思维的途径；而草原文化给予他的生态智慧与民族身

份认同，最终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性文化资本”。这种双向文化资本的堆聚，让才让拥有了改造草原

的两类本领，才让在强巴学校新增“生态科学与传统智慧”课程，把现代生态学知识同藏民的游牧经验

融合在一起，他采用草畜平衡模型解释传统转场规律，凭借生物多样性理论印证“病畜放归”的合理特

性，这种教育创新冲破了单向的现代性灌输模式，使学生明白科学原理，又看重本土文化。 

3.2. 汉藏文化融合的救赎范式 

强巴学校作为汉藏文化融合的典型样板，该校生态课程设计极具创新开拓性，课程按照三个维度分

类：其一为现代生态科学，诸如土壤学、动植物保护方面；二是藏族所积累的生态智慧，有游牧历法、传

统畜牧技术；三是实施跨文化实践，像安排学生参与草原修复活动，把课堂学到的知识化为生态保护行

动。从具体教案可以看出，在“草原植被”课程当中，老师先带着学生借助 GPS 定位仪测量草场退化区

域，又邀请老牧民阐释传统固沙方式；在“动物保护”课程学习时，学生既去学习濒危物种的科学保护

手段，还倾听藏族传说里动物的灵性故事，这类的课程编排，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生态知识的阶段，把握

本土文化的生态价值，培养出兼具科学素养与文化自我认知的新一代牧民。 
刘可可对小说诗意来源的研究表明，《守护雪山》等新编歌舞实现了“生态伦理的诗性转译”：将

“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的环保口号融入锅庄舞韵律，通过“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风叫醒沉睡的泥土”

的意象，使抽象生态理念获得本土审美形式[6]。这种诗意叙事与强巴学校“GPS 定位 + 传统固沙”的

课程设计形成互文，前者以“歌与舞的生态隐喻”激活文化记忆，后者以科学理性规范实践，共同构成

“诗性认知 + 实用理性”的救赎双轨。 
藏区传统歌舞在小说里，其功能从娱乐过渡到了生态教育，锅庄舞、伊舞等往往在节庆时进行演出，

传达开心情绪；面对生态危机所形成的背景，歌舞内容与形式呈现出革新，新编歌舞《守护雪山》把环

保口号融入传统曲调，歌词突出表明“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要让雪山长驻人间”；在“世界环境日”的

活动当中，牧民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演绎草原生态的变迁，把娱乐活动转变为生态教育的公共平台。这种

转变并非简易的内容嫁接，而是源自藏民“歌舞即生活”的文化传统，采用熟知的艺术形式传达生态理

念，既保留了文化的原始样子，又赋予其现代层面的意义，当孩子们用轻柔的声音唱起新编环保歌谣之

际，“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风叫醒沉睡的泥土”，该场景形象展示了文化传承跟生态救赎的有机契合

[7]。《守护雪山》的新编歌舞实现三重诗学转化：“不要让黄沙掩蔽草原”以“黄沙–草原”的视觉对

仗将生态警示转化为修辞艺术，“雪山长驻人间”用拟人化赋予自然情感意志；“歌声飘过草原，好似春

风叫醒沉睡的泥土”通过听觉–触觉通感，使环保理念获得可感的审美形式；将“病畜放归”的生态智

慧融入锅庄舞踏节韵律，让传统舞蹈动作成为“生命平等”的身体叙事，踏节的节奏既是舞步韵律，亦

是草原心跳的文学转译。 

4. 精神生态的终极指向：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辩证法 

在生态危机与文化转型的双重语境下，《雪山大地》的叙事不仅聚焦于自然环境的修复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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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更深入探讨了精神生态层面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路径。这种救赎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通过个体

的精神超越、集体记忆的文化韧性以及生态共同体的建构，形成相互交织的辩证关系，最终指向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4.1. 个体层面的精神超越 

小说给母亲苗苗的生命历程赋予了鲜明的悲剧色彩与神圣意味，成为生态殉道者的典型模样，作为

一名汉地援藏的大夫，她冲破了地域及文化的隔阂，把现代医疗技术引入到藏区，在“生别离山”营地，

此时麻风病疯狂肆虐，她不把自身安危当回事，整日间在病患中间不断穿梭，“用冻得发硬的手为牧民

处理创口”“在风雪里跋涉百里去问诊”，这些细节鲜活地勾勒出她无私奉献的医者模样[8]。 
苗苗的牺牲呈现出双重深刻内涵，她患病后离世，体现了现代医疗技术在边地实践里存在的局限性，

尽管西医诊疗途径降低了传染病死亡的比率，但过分依赖抗生素、不把精神疗愈当回事等问题，在她的

经历里暴露得一览无余，说明单纯技术化救赎陷入了困境。她察觉到危险却坚守岗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的抉择，让她的形象超出了平凡医者的范畴，成为守护草原生态与人文精神的精神标志，她那犹如殉

道的奉献之举，若如一盏灯火，照亮了人类在生态与文明起冲突时应坚守的精神高度，驱动着后人带着

更坚定的信念守护自然跟文化。 
父亲强巴在角色塑造上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属于政策的执行人员，又是怀抱理想的生态保护者，

这种双重身份令他陷入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相冲突的漩涡，他筹备的草原生态修复“十年方案”，力图

将现代科学管理理念跟藏区传统游牧智慧融合在一起，该设想本身显示出显著的前瞻性，但在落实过程

中碰到了诸多阻碍。面临上级对经济指标的要求和草原生态承载能力的矛盾，强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

面，他晓得过度放牧给草原造成的损害，却又不得不思索牧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依赖情形；他赞同实行

科学管理，却需兼顾政策执行在文化上的适配程度，他在办公室反复打磨方案的景象，同牧民在草原上

质疑的声音彼此交错，把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展现得十分透彻。强巴没有因面临的困境退缩，他凭借

不断做的妥协与创新，在政策约束内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平衡临界点，当推广现代养殖技术之际，

他维系着牧民对牲畜的情感关联；在实施草场划分政策之际，依旧尊重传统的转场习惯，这种坚持跟睿

智，让他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典型范例，反映了个体在困境里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行

性。 

4.2. 集体记忆的文化韧性 

康巴基石屋在小说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作为部落时代迎送客

人的驿站，它见证了草原社会从传统部落制向人民公社，再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革。在牧民逐水草

而居的流动生活方式中，石屋始终屹立在沁多草原，成为稳定的精神锚点。它的物质存在与牧民生活的

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文化记忆的强大韧性。石屋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场域。

当现代性浪潮试图抹平一切差异时，康巴基石屋以其独特的存在，提醒着人们：文化的根脉需要在变迁

中坚守，在流动中保持定力。它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草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

持着独特的文化主体性。 
牧民对政治变革表现出的“散漫”态度，实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印证了詹姆斯·斯科特“弱

者的武器”理论。面对强大的政治力量与现代化进程，他们表面上对政策指令予以回应，如接受草场划

分政策、配合现代养殖技术推广，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坚守着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热爱与对生态平衡的本

能维护。 
在集体化生产时期，牧民虽形式上遵循政策，但仍按照传统习惯进行转场，保持着对自然节律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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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养殖过程中，他们拒绝将牲畜完全视为生产资料，依然保留着对动物的情感联结。这种看似消极

的应对方式，实则是对现代性盲目扩张的温和抵制[9]。通过这种非对抗性抵抗，牧民在政治变革的浪潮

中，巧妙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的完整性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展现出集体记忆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强大韧

性，也为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提供了独特思路。 

4.3. 生态共同体的建构 

小说内藏獒、狼群跟牧民彼此的关联，构建了一个微妙且复杂的生态共同体样式，藏獒充当着牧民

的守护者，与狼群形成自然的对峙局面，但这种对抗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敌对，而是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

关键力量，狼群的存在使得牧民跟藏獒时刻警醒，促使他们采取举措防范牲畜被吃掉，这种压力客观上

阻止了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而藏獒给予的守护，照看了牧民与牲畜的安全，支撑了人类在草原生态

系统中的生存延续。这种三角关系显著揭示了生态共同体的本质特性：各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也互

相牵制，要是狼群数量变少了，草原上鼠患现象加剧，牧草受到破坏；而藏獒的过度繁衍，同样会对别

的野生动物构成威胁，小说借助对这一关系的精细描写，逼真地传递出“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警示

人们任何一个环节陷入失衡，都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爆发危机[10]。这引导人类，身为生态共同体的一

员，必须敬重并守护这种微妙的平衡，丢掉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维，以更包容、和谐的态度跟自然相互

共处。饶翔指出，小说中“科学轮牧 + 传统智慧”的调和方案，本质是“地方性知识的现代转译”[2]。
当才让博士用“草畜平衡模型”解释传统转场规律时，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既解构了“现代性 = 普世真理”

的霸权认知，又通过“病畜放归”的生物多样性理论印证，展现边地生态伦理的包容性。这与吴义勤强

调的“现实主义新变”形成闭环，藏獒从“通灵卫士”到商品的异化叙事，恰恰通过地方性知识的创造

性转化，为生态共同体建构提供了非本质主义的叙事范例。 
小说赋予雪山“超验主体”叙事功能：“用风雪惩罚贪心的人”的拟人化书写，将自然力量转化为

伦理裁判的文学隐喻，替代传统宗教的神灵叙事；“看着草原离合悲欢”的隐性视角，打破人类中心主

义的叙事霸权，形成“自然–人类”的双向凝视；当才让博士用 GPS 测量雪山融水时，科学数据与“雪

山养育万物”的民间叙事形成互文，使“常年不化的积雪”既是地理实体，又是“生态记忆”的文学能

指，构建“实证–诗意”的复合象征体系。 

5. 结语 

本文以藏区生态变迁为背景，揭示了自然神圣性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消解与重构。现代教育的融合创

新，以及汉藏文化的双向启蒙，为生态救赎提供了独特路径。作品通过个体与集体的救赎辩证，探讨精

神生态的深层意义。苗苗医生的奉献与强巴的生态实践体现了个体超越，牧民的非对抗性抵抗则彰显文

化韧性。从文学维度看，作品以“生活流”叙事消解生态文学的启蒙说教，通过意象系统的衰败–重生

轨迹完成“祛魅–复魅”的审美建构。当藏獒、狼群与牧民的关系成为“相互依存的文学寓言”，当雪

山的“超验主体性”转化为超越宗教的审美对象，小说实则探索了以文学性重构自然价值的路径——不

是用科学术语图解生态危机，而是借“暗红沙砾”的视觉具象、“歌声唤醒泥土”的诗意想象，让生态

伦理获得可感的艺术形式，实现从观念传达向审美救赎的跨越。藏獒、狼群与牧民的生态共同体，以及

雪山“超验主体”的设定，深化了万物共生的理念。本文以多民族文化视角，为生态危机提供了文化解

决方案，呼吁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自然神圣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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